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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选购

恭贺新春

全城特惠

最近，有许多市民通过本报《喜周刊》买到了满意的喜酒。 春节临近，需要买酒的市民很多，有不少市民打来电话说：“现在酒的

品牌很多，希望报社能推荐一些知名度高又畅销的品牌。 ”为了让焦作百姓选择酒水更放心、更方便，《焦作日报》、《焦作晚报》、焦

作网推出“焦作畅销名酒推荐榜”，这次推荐的名酒均是近两个月来，焦作市民推荐的知名品牌。 近期这些名酒都推出了优惠活

动，大家在选酒时可以首选这些品牌。 《焦作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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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寂寞的钢铁

（组诗）

寂寞的钢铁

在工厂，钢铁

是一群不声不响的汉

子

他们的骨骼和血性

支撑着工厂的大门

他们满身粉尘

无声无响地工作

天寒地冻，依旧

顶天立地的模样

我敬佩这些钢铁

与他们结成伙伴

在机声隆隆的车间

在飞速转动的机床

坚硬的身躯

做一次质的变形

他们的寂寞

是身躯上飞溅而下的

铁屑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

坚硬的品德

向新的途径前行

钢铁的血性

让每个人感动

坚守在一个岗位

一年一年，如此生活

向钢铁学习

钢铁比自己坚强

钢铁不会落泪

在许多日子里

灵魂中滋生着铁的元

素

他的精神和意志

是我手中解冻的按钮

我很不忍心

将一块钢铁变形

我要按照图纸留下他

们的原貌

按照工艺

把他的性格制造出来

他们不言不语

任刀具疯狂地杀戮

每一次启动机床

都感到肢体的疼痛

围绕钢铁

学到的又何止许多

退休的石榴

上午的电话

把你叫到人事部

人生逾越的门槛

此刻显得那样陡峭

你是八月的石榴

在工厂的园中生长了

三十年

枝干和叶子

皱纹中弥漫铁的味道

此刻，你在树枝上

颤颤巍巍， 好像一阵

风

就能碰到你

退休的痛

一颗螺丝钉

一颗螺钉

多么可爱的欧式建筑

里面藏着七个小矮人

住着一个灰姑娘

大灰狼善良的长舌

在外面挡风

这颗螺钉

钉在墙壁上

尖尖的头颅

是圣诞老人的小红帽

吧

我给孩子讲螺钉的诞

生

讲一块铁

在成长中的重量

多少年后

多少年后

我仍守着钢铁

穿行于我血液中的钢

铁

一层层锈蚀着肌肤

一个崭新的灵魂诞生

多少年后

我仍旧坚守着钢铁的

个性

在炉火中熔炼的柔情

一辈子交给最爱的人

多少年后

我听到钢铁撞击的声

音

骨骼颤动一下

就有新的产品

在黎明分娩

□

石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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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写真

搓背老王

———记焦作作家王新世

家住东苑。东苑路上有两家澡堂。一家叫

做“东方池典”，高高的楼，楼里楼外装修得富

丽堂皇，据说设施很好服务更好，所以门前天

天车水马龙。我却一次也没进去过。为啥？一

个字———贵！ 洗个澡至少得

３９

元，原非我等

工薪族所能消费得起呀！ 我长年光顾的是另

一家， 一家一溜八九间平房门头连个名头也

没有的小澡堂。 外观破旧，内里简陋，但干净

整洁，尤其是便宜，一张澡票不过三块钱，仅

是那一家的十多分之一呀！

小澡堂破旧简陋却干净整洁， 多亏了有

位搓背老王。

老王是男澡堂里唯一的一位搓背工，每

天不仅管搓背捏脚捶腿按腰拔火罐， 还得管

洗池子拖地板换水打汽整理床铺， 总之除了

坐在外间管收钱的老板而外， 他就是一位全

职全能全权全责的“一把手”了。 老王老不适

闲， 总是随时随手把洗浴间和更衣间拾掇得

干干净净利利落落齐齐整整，老板称心，大家

舒心，他自个儿也开心。

老王已然五十岁拐弯儿了， 天生一个乐

天派，爱说爱笑，又热情真诚，见谁进去都会

笑容满面地打招呼：“来了啊！ ”接下去会说：

“慢点啊老先生！ 小心地板滑！ ”接下去又会

说：“小池刚打过汽，泡着热乎，正得劲！”搓背

时嘴也没闲着， 跟人聊家长里短奇闻怪事天

下大事，乐呵呵笑声不断。 日久天长，常来洗

澡的老年人年轻人都成了他的老熟人老朋

友，聊起天来比单位里开座谈会热闹多了。我

这人生性木讷不善交际，见了生人话更少，但

受他感染，不由得也性情渐变，渐渐地也爱说

爱笑起来，也轻松起来，也快乐起来，也年轻

起来。

老王人缘好，当然不单是脾气好，更在于

活儿干得好。他来之前，这里曾走马灯般换过

一茬又一茬搓背工，一般都是俩人，轮流搓轮

流歇，都不会笑，都少言寡语，都是黑封着脸

搓一遍完事，其中不乏浮皮潦草支差应付者。

顾客不满意， 有的争吵过， 有的就干脆互相

搓，搓背工们自然也就待不长。 他一来，全变

了，不管熟不熟，不管脏不脏，统统搓两遍甚

至三遍，热热乎乎，细细发发，周周到到，必要

顾客满意了才收手。 像我这样一周只洗一次

澡的，就常享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待遇，眼看

着泥条子一次次下雪般被他搓落， 我都有点

不好意思了。他却乐呵呵说：“嗨！这算啥！不

就是多费点力气！谁挣钱都不容易，不脏谁花

钱洗澡搓背哩？咱是工人出身，干啥都得尽心

尽力，不能对不起人！”有人没带钱想搓背，不

管熟不熟， 他都照搓不误， 照样热乎细发周

到，照样谈笑风生笑口常开。我不禁对他刮目

相看。 因为，我也是工人出身，我知道工人是

怎么对待工作怎么对待他人的。

后来，我洗完澡后休息时常与他闲聊，就

知道了他原是市水暖厂的一名技工， 厂子破

产后又到市建公司干建筑工， 最终因企业不

景气而被下岗分流了。 “现在工作多不好找

呀！ 后来朋友介绍干这一行，我看怪好，风吹

不着，雨打不着，挣钱多少起码稳定，就干上

了。 三年多了， 越干还越心安理得得心应手

了。啥工作高贵？啥工作低搭？啥活儿都得有

人干。 干啥活儿都不丢人。 叫我看，不劳而获

哩人才丢人！像那些贪污受贿哩赃官们，老百

姓谁不骂？他们才真丢人哩……”听老王侃侃

而谈，我不禁感慨万端，又肃然起敬。

前不久，有一天，一直称呼我“石师傅”的

老王突然改口叫“石老师”了。 我说：“我也是

工人出身，没当过老师呀！ ”他笑了：“前两天

你们厂小宋来洗澡，听他说起你，才知道你好

写文章，还出过几本书哩。 我也好写点东西，

但是水平不行，该叫你老师呀！ ”边说着边递

过一沓稿纸来，“这是我刚写哩一篇小说，麻

烦石老师给看看，指点指点。”我接过来，第一

眼就看到了标题下的署名———王新世。 我瞬

间惊呆了。王新世！这名字太熟悉了呀！以前

在报刊上常常见到的呀！ 我万万没想到他就

是我面前的搓背老王呀！我尤其没想到的是，

而今每天以搓背为生养家糊口的他， 竟依然

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竟依然忙里偷闲见缝插

针地从事着文学创作！ 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境界呀！ 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们聊了许久许久。

老王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谁都会

有不好过哩时候。 老怨天尤人，没用！ 光好高

骛远，也不行！倒不如脚踏实地干好自己能干

哩活儿，高高兴兴过好每一天！ ”

老王说：“当个男人，先得养家糊口，得叫

老婆小孩儿没有衣食之忧。但是，不管到啥时

候，也不能没有精神追求。 不然，不就真成了

行尸走肉？！ ”

老王说：“苦呀累呀，挫折呀磨难呀，其实

也是一笔财富。没经历过哩硬去写，咋看咋像

瞎编哩。我现在正在写一部中篇小说，题目就

叫《澡堂里的故事》。 ”

我被老王深深地感动了。

我该叫老王“老师”才是。

□

仝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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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深秋的钥匙

安颜走出单位的时候是上午

11

点

30

分， 深秋的天气很干很冷，天

高得近乎虚幻， 她不禁抬头看看左

上方的天空， 阳光从法国梧桐叶子

的缝隙里透进来，氤氲开来，好像山

间的薄雾， 又像是乔楚在车里抽烟

时弥漫开来的烟的影子。 每次乔楚

抽烟她都会靠在车玻璃上静静地看

着乔楚略微圆短的手指夹着烟蒂 ，

烟雾就从他小小的嘴里舞蹈似的奔

出，略微迟疑再散开，她的角度能看

清他有些干燥的嘴唇， 还有微微透

出的牙齿的光泽， 她爱他这烟的味

道也爱他身上的味道， 温暖得像是

厚重有力的手掺杂着阳光的味道 ，

这时她总会忍不住想吻眼前这个男

人， 想趴在他脖颈上闻他的味道 。

“乔楚……”安颜吃了一惊 ，脚步顿

下来，又开始往家的方向走去，她今

天已经和乔楚分手了， 所以不能再

想他，分手这个词其实不太适合她，

因为她今年

26

岁未婚，而乔楚却是

有家有室的男人。 一束阳光照在她

脸上，脸瞬间亮起来，她微微眯起了

眼睛，脸上的妆容精致，面容姣好 ，

看不出一丝坏情绪， 眼睛眯起来时

像只慵懒的猫，他们都叫她猫，说她

长了张猫脸，慵懒而妩媚，她脖颈修

长， 围了一条豹纹的围巾松松长长

地垂着， 隐约露出白白的锁骨和一

条细细的项链， 瘦而高挑的身子裹

在米色的风衣里， 像是这秋日里黄

透了的叶子，熟而未干。 她时不时地

拂一下长长的烫发， 像是怕头发被

吹乱了， 一路走得很慢时不时会踩

在落下的黄叶上， 脚下发出叶子支

离破碎的声音。

上楼，开门，锁门，换鞋，一切无

须思考便可精确完成， 这个可怕而

神奇的东西叫习惯， 她靠在门上发

不出声音， 稍微清醒些她走到饮水

机前接了一杯水， 纯净水桶里发出

很夸张的响声， 咚咚的声音像是水

纠结着不肯离去。 一杯水下去，她立

刻清醒了很多， 打开电脑习惯地登

上

QQ

， 乔楚的头像暗着， 没有留

言，手机在床上安静地黑着屏，没有

信息没有电话， 所有的一切都告诉

她， 乔楚离开了她的生活不会再回

来。 她打开电脑一张一张地翻他的

照片，照片里的乔楚安静而温暖，泪

终于下来了，她的乔楚，那个本就不

属于她， 也从未真正属于过她的乔

楚永远不会再出现了，这点她确信。

以前她总觉得世界太小， 有些

人即使说了分手也会一扭头再次遇

见， 不懂得一个人彻底在生命里消

失的感觉， 可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在

一句“再见”之后永远不再见了 ，世

界太大，生命太短，缘分太少，诱惑

太多，我们怎会相见，就算再见还是

一句“再见”，就像张楠。

两年前安颜来到这座小城市 ，

理由就是张楠， 他们属于被看好的

金童玉女， 高考压力下的相互支撑

和偎依，大学四年的彼此牵挂，鸿雁

传书， 以及对未来的模糊遥远的憧

憬， 当然也有初尝禁果的彼此占有

与探索。 他们定期见面，彼此欣喜若

狂，至少表面是这样的，双方家长也

是早已谈妥婚事，一毕业就结婚，结

婚日期定在

2008

年

8

月

8

日，她对

这一切充满了幻想，“张楠， 我们买

这个沙发， 可以窝在里面一起看电

视， 要这个大床， 人四分之三的时

光要在床上度过， 必须舒服， 还这

个鱼缸， 我要养很多我爱的火红的

鱼……”她当时拉着他的手撒娇，像

极了冬日偎在人脸上探索呼吸的

猫，那猫仗着溺爱不停地撒娇，忘记

分寸和防备，原来记忆都在。

2007

年

圣诞节张楠陪她过了他们最后的节

日，他们一起吃蛋糕，一起看电影 ，

他背着她走在寒冷热闹的大街 ，那

天飘起了雪，在灯火辉煌的街头，她

以为这场雪只为她下。 第二天张楠

要赶回学校， 安颜忽然想给他一个

惊喜，在他走后坐的另一班火车，没

有约定，随后而至，她打开了他租的

房子，是她一辈子忘不掉的画面，张

楠的怀里是另一个女人， 他宽厚的

肩膀， 他紧实的大臂……一切都像

做梦， 她像做错了事一样地奔跑出

去，在西安飘着雪的街头开始呕吐。

她抬起头， 雪以路灯为中心纷纷扬

扬地散开来， 有些落入她眼中 ，凉

的，又迅速热起来，她没有眼泪只是

想吐。 胃开始剧烈疼痛，她裹紧棉衣

拦了辆车匆匆逃掉， 她是一路逃着

回来的，跌跌撞撞狼狈异常，从此她

开始害怕楠， 很奇怪仿佛那个出了

轨被抓了现行的人是自己。 直到现

在她都觉得做梦一般， 她从未想过

失去他的生活， 他已经成为她的家

人，成为她身体的某个部分，就像手

臂，砍下了会痛会残缺。 这记忆飞快

闪过，她不容它迟疑和停留。

一切到此为止，她记不起来了，

人的大脑是有自我保护能力的 ，会

自动封存那些太过痛苦的记忆 ，医

学上称之为选择性记忆。 安颜打开

抽屉拿出一根烟，点燃，在乔楚眼里

她是不会抽烟的，这是乔楚的烟，盒

子上还留有他的味道， 就像是他的

抚摸， 细腻飘忽又是急切寻找和占

有的。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吐出，

乔楚的味道淡去， 安颜的味道变得

浓厚起来。 她倒了杯红酒，慢慢地喝

着，把头垂到床下，她每次不愿思考

惯用的动作。 怎么认识乔楚的？ 衬

衣，她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件白衬衣，

一件刚刚用肥皂洗干净在阳光下晒

干的白衬衣， 从底下仰望是蓝蓝的

天， 然后是他眯起来的小眼睛， 这

是安颜第一次见到乔楚的印象。 她

第一次到那个单位， 偏远寂静的单

位， 男性居多， 她记得是四五月份

山上连翘花开的时节， 满眼的嫩黄，

她进到新单位不声不响， 但是她身

上所独有的气质已经把她和这里的

人区分开来。 她成了这里的独行侠，

每天早上打扫办公室，值班，她来这

里只为遗忘， 然而她爱上了那里的

傍晚。

□

王新世

/

小小说

守摊老人

我喊她老奶。老奶很老了，头发

全白，再过五年，老奶就整八十了。

老奶个子不高，很黑很瘦，满脸陈年

核桃一样的皱纹又深又密， 像被刀

刻过一样。

每天早上八九点钟的时候，老

奶有时让爷爷， 有时让孙女倩倩帮

着，推着摆摊的小车，叽扭叽扭准时

从家里出来到朝阳一街丁字口的一

角摆小摊，万家灯火将熄的时候，再

由孙女倩倩帮着老奶推着摆摊的小

车， 碾着早上来时的路叽扭叽扭而

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霜雨雪、

酷暑严寒， 将小桥流水一样的日子

一天天推熬了过来。 老奶和她的摊

车， 早就在小城朝阳一街人的心中

定格成了一处风景。

老奶做的是小买卖， 老奶的小

买卖车上都卖些啥摆些啥？哦，一下

子还真无法一一说清。

夏天的时候呢， 老奶的小摊上

卖雪糕康宁蛋卷凉冰冰橘子汽水和

枣汁汽水；秋天和冬天的时候，天儿

也凉了冷了， 雪糕冰糕汽水吃得喝

得人少了， 老奶的小摊上则改卖五

香奶油瓜子和炒花生。 嫩玉米上市

的时候呢， 老奶的小摊上多出煮嫩

玉米盆， 上面摆着冒着热气的玉米

穗；早红薯下来呢，老奶的小摊上冒

出煮红心红薯。新年刚过，没什么新

鲜吃物上市， 老奶的小摊上却排出

了又粗又长的紫皮甘蔗……九九归

一， 摆摊的老奶总是无一日的让自

己闲着， 老奶的小摊小买卖总是无

一日的不摆不做。

日子真快呀， 小桥流水一样，

2011

年端午节才过罢，说话就又来

到了

2011

年的中秋节。

……已近黄昏， 血红血红的夕

阳也像摆摊老奶不堪重负的肩头

么，早早地就西下坠落。老奶木然地

坐在摆摊的老木椅上， 茫然呆滞地

打量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

辆，很显然，老奶的小摊上，今儿也

没多少生意。

“老奶，今儿的生意不好，又是

八月十五 ， 我帮您早点把摊收了

吧。 ”孙女倩倩放学后来到老奶的摊

前对老奶说。

“不忙不忙， 你先回去做功课

吧，摊儿晚会儿再收，说不定过一会

儿就有人来买东西呢。 ”老奶对孙女

倩倩说。

孙女倩倩回家做功课去了，老

奶望着倩倩

日渐长高的

背影，长长地

长长地叹了

一口长气。

已 经 是

晚上九点钟

了，马路对面

的公共汽车

站牌边，像往

常一样站着

几个人等最

后一班车。车

来了。老奶想

着：这趟车一开走，就收摊儿。

车， 慢慢地停下， 又慢慢地开

走， 没想到竟拉下了那个穿一袭深

色套装的年轻女人。老奶想起来了，

这些天，每晚等最后一班车的人中，

好像总有这个女人， 老是面朝马路

这边一动不动地站着， 朝老奶的小

摊儿车望着。

“这可是最后一趟车了，这女子

不上车，怕是有人来接吧？ ”老奶心

里随意想着，口中自言自语地念叨，

缓缓回转身来， 一面收拾摊车上的

什物，一面不时望望回家的路，等孙

女来接她。

“奶奶，您收摊儿呀？ ”一个女子

的声音问。老奶徐徐转过脸来，看看

马路对面， 又看看面前和她说话的

人， 原来是对面站牌边的那个穿深

色套装的女子。

“收，收，这就收。 ”老奶瞅着这

女子，不认识，再瞅瞅女子的脸，又

好像有点熟识、见过。

“奶奶，小摊上的生意今儿还行

吧？ ”女人又问老奶。

“不行。一整天也买不了多少东

西，没法儿。 ”老奶叹口气又说，“这

会儿小摊上的生意可不比从前了，

如今的厂效益都不好， 物价涨得又

这么快，你想想，人手上钱都不宽裕

了， 哪还有闲钱来我的小摊上买零

食吃呢。 ”

“奶奶，小摊上的生意是一天比

一天难做，您老也这么大年岁了，不

行小摊就别摆了，回家也歇歇，享几

年晚福吧。 ”女人对老奶说。

“那哪行啊， 我老伴虽说退休

了，可退休工资也开不了多少，他的

身体也不是那么好，顶顶要紧的是，

我还有个上中学的孙女倩倩呢，她

学习成绩那么好，年年三好生，回回

全年级考第一，回头考上大学，我给

她拿不出学费可不就整个把我孙女

倩倩给耽误了吗？ 我孙女倩倩的命

本来就那么苦， 有爸妈还找不着在

哪儿， 我孙女倩倩的心又是那么要

强。 ”

女人听完老奶的话， 眼圈红红

的潮湿起来， 继而泪水也开始在眼

眶里打转， 后哽咽地对老奶说：“奶

奶，您老还认得我吗？ ”

老奶看了女人摇摇头说：“不记

得了。 ”

“您老再仔细瞅瞅。 ”说着一下

子扑跪到老奶膝前， 抬起了已是满

脸泪水的脸， 直直地望着满头白发

满脸皱纹的老奶。

老奶两手托着女人的脸， 仔仔

细细地看着端详着，看着端详着，看

着端详着， 接着老奶的手和嘴唇不

听使唤地剧烈抖动起来， 眼睛闪闪

发亮， 话也说不囫囵了： “你……

你……你就是……是倩倩……倩倩

她亲生妈妈吗？ ”

女人终于泪如雨下， 哭着对老

奶说：“是。 我就是十几年前把倩倩

包裹着放到您老摊前的那个女人，

我就是倩倩她亲生妈妈……奶奶，

我实在对不住您， 可那时， 我实在

是……实在是没有一点儿办法啊，

奶奶，您老能原谅我吗？ 奶奶。 ”

“……孩子，奶奶能原谅你，奶

奶能原谅你，孩子，只要你能来。 孩

子，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黄土都埋到

脖子跟前了，我还能活几天呢？我天

天在这儿摆摊， 为的是啥呀？ 为的

就是等你来呀 。 孩子 ， 你要再不

来 ， 我恐怕就等不到你了呀 ， 孩

子。” 老奶的泪水顺着满是沟壑的

脸一滴一滴的， 滴落到摆摊小车的

硬地上。

“……奶奶，我知道了呀，我错

了，我对不住您，奶奶。 ”

“孩子只要你能来，啥都别说了，

快，咱这就收摊回家，收摊回家……

回家，倩倩在家等着咱呢……”

第二天， 朝阳一街的人们惊奇

地发现，奶奶和她的小摊车不见了。

又过了半年， 奶奶安然长逝， 享年

75

岁 。 倩倩妈和倩倩哭得痛不欲

生，死去活来。

任谁劝也劝不住。 “奶奶，是我

害死了你呀，我不该来和倩倩团圆。

要不然，你为了倩倩，咋说也还能多

活几年呢。 ”

倩倩妈撕心裂肺地拍着棺木 ，

对躺在里面的奶奶哭说。

（本报资料图片）


